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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者在随父亲去乡下推销商品时意外遇到了父亲的旧情人诺
拉。诺拉与父亲没有在一起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宗教，
诺拉一家是罗马天主教徒，而叙事者全家则是新教徒。在当时
的文化背景下，两大教派之间的对立和仇视依然非常普遍，清
教徒和天主教徒的通婚是被禁止的，这也导致了父亲和诺拉之
间最终以悲剧收场。宗教对立这一主题在小说中着墨不多，但
却给读者了解 20 年代上半叶加拿大宗教状况提供了一个窗口，
使读者从小镇上一个普通男子的情感故事窥见多种宗教并存
给人们带来的困扰。

段义孚指出，“有意识或潜意识地，地方在人们心目中很
重要，这种感觉的最终来源是养育和身份。”[6] 门罗在小说中
以平淡的笔触描述了安大略省小镇和农村的自然环境，这是门
罗出生和成长的地方，她在叙述中不自觉地渗入了对故乡的深
刻情感。小镇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，包括休伦湖、瓦瓦娜什河、
峡谷、小镇建筑和居民等构建了人们的身份认同感，同时也容
易唤起作者的地方意识。《沃克兄弟牛仔》中的休伦湖是村民
们经常去散步的地方，是流浪汉的庇护所。《重重想象》中的
瓦瓦娜什河水流汹涌，河水蜿蜒，沿岸是一片片柳树和茂密的
灌木丛。叙事者和父亲在瓦瓦娜什河中设陷阱捉老鼠，且经常
收获颇丰（根据《男孩女孩》的叙述可推测出，捉老鼠是为了
饲养狐狸。）“地方”总是与“家”相提并论。什么是家？“它
是老宅、老邻居、故乡或祖国。”[3] 小镇居民多居住在红砖房中，
经过日晒雨淋房子显得破败，荒凉。《周日午后》中的居民们
住在几乎一模一样的红砖房里，镇上“半数都是红砖盖的房子”。
年轻的高中生阿尔瓦在甘尼特太太家做女佣，红砖房代表了阿
尔瓦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渴望与向往。《去海滨》中的梅和外婆
经营着一个用红砖搭建的小商店，靠售卖杂货和给路边车加油
维持生计。梅的妈妈厌恶代表着贫穷落后的红砖房，执意卖掉
商店到城里生活。但外婆坚守故土，宁死守着这个小商店，坚
定地与外面的世界对抗。《乌得勒支的宁静》中的红砖房呈现
出封闭、荒凉、贫困的外观，使叙事者的女儿感到失望和难以
置信，但在叙事者眼中却是熟悉且怀念的，因为红砖房代表着
叙事者童年时期和妈妈、姐姐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。《快乐影
子之舞》中玛萨里斯小姐从红砖的平房搬到一个更小的房子，
则意味着她生活日益窘迫，难以维生。与当代社会的高楼大厦
相比，红砖房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住房文化，同时也代表着“地
方”所赋予人们的时代身份和烙印。

“地方影响人的感知、态度和世界观，引发不同程度的美
感，是人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源泉……地方的稳定与完整还有
助于人格的健全发展。”[6] 不同阶层的农民对“地方”的态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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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快乐影子之舞》；艾丽丝·门罗；地方意识

1、“恋地情结”与“地方”
艾丽丝• 门罗是一位独具地方意识的加拿大作家，她

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情结，即“恋地情结”。美国人
文主义地理学教授段义孚（Yi-fu Tuan）把“恋地情结”
（topophilia）定义为“一个杜撰出来的词语，其目的是广
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 对 物 质 环 境 的 所 有 情 感 纽 带。”[1]“ 人
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”。[2] 那“地方”究竟是什么呢？段义孚
对“地方”的定义是和“空间”联系在一起定义的：“空间
（space) 与地方 (place) 是人们熟知的表示共同经验的词语。
地方意味着安全，空间意味着自由。”“地方是感知价值中心，
可以满足生物对诸如食物、水、休息和生殖等的需要。”[3]“地
方”又与“家乡”紧密联系在一起。门罗的“地方意识”与她
的家乡威汉姆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她于 1931 年 7 月出生于
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小镇威汉姆。“在门罗一生的创作中，
威汉姆，这个具有典型的安大略地区特征的小镇，这个她度过
了整个儿童年代与少女时期的偏僻之地，始终是门罗最重要的
灵感之源。”[4] 门罗在威汉姆镇上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女时期，
她的很多故事取材于威汉姆小镇，小镇生活在门罗的脑海中打
下了深刻的烙印。她的小说常常关注住在安大略农村的人物，
探索他们的生活和文化。尽管门罗于 1949 年离开威汉姆镇，
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这片土地上生活，然而，威汉姆镇一直保留
在作家门罗的记忆和创作中不曾远离。因此，门罗被看作是一
位地方性作家。突出的地方性是她的小说重要特点。安大略农
村社会构成了门罗很多优秀短篇小说集的核心，包括《快乐影
子之舞》、《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》、《你以为你是谁？》等作品。
在《快乐影子之舞》这一短篇小说集中，地方意识及恋地情结
构成了门罗创作中极其重要的概念，小说中关于地方自然环境、
人文环境的描绘，对动物的关爱等都是“恋地情结”的具体体
现，地方及地方意识构成了门罗创作中极其重要的概念。

2、门罗的地方意识
威汉姆镇很偏很小，但与其他的安大略小镇一样，这个小

小的威汉姆镇却拥有众多的教堂，分属于不同的教派：联合教
堂、英国国教教堂、长老会教堂……门罗自身恰巧是她那代人
中典型的安大略人：她的父亲是苏格兰人，母亲是爱尔兰新教
徒。[4] 美国圣劳伦斯教授罗伯特•撒克指出，在门罗的家乡威
汉姆镇，“多数人的祖上都是从不列颠诸岛移民而来，宗教上
信奉新教……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法裔的罗马天主教徒。”[5]

加拿大的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两大教派之间长期存在相互敌意
和猜忌，这一宗教对立在《沃克兄弟牛仔》中得到了体现。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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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存在差异，而旧时代的农民则有着与土地距离最近的劳动形
式。《亮丽家园》中，居住在老城区的富勒顿太太代表着旧时
代的文化理念，主张与自然和土地亲近，贴近自然。她与其说
是居住在“城区”中，不如说是居住在山林中。这是有迹可循
的。根据作者的叙述，富勒顿太太的房子就在山脚下，城区与
自然仅仅一步之遥。房子周围是没有修剪过的树丛，或一丛丛
野生的黑樱桃树和悬钩子树。老房子的“无序、扎眼、脏乱”
与卡尔、伊迪斯代表着新一代农民所倡导的整洁有序形成剧烈
冲突。他们强烈建议推掉老城区，去掉与自然无限贴近的花园、
菜园和木头铺就的步行道，代之以现代化的宽阔的道路及标准
化的房屋和购物中心。新旧观念的冲突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农民
看待家园、土地的观念上的差异，而社会也正是在这一无法抗
拒的必然趋势中发展起来的。富勒顿太太固执地坚守在老城区
肮脏破旧的老房子里，除了因为她骨子里亲近自然和土地的观
念，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富勒顿先生终有一天会回家团
聚的奢望。富勒顿先生并非小镇本地人，他戏剧化地出现在富
勒顿太太面前，又戏剧化地毫无征兆地仓促离开再没回来。与
祖辈扎根于此的本地居民富勒顿太太不同，作为外来者的富勒
顿先生，对小镇的习俗、传统、文化等复杂的人文环境没有地
方认同感，他以置身于世外的视角评价打量当地环境，没有建
立与地方的必然联系，导致对地方的舍弃变得理所当然。“外
来者表现出的喜爱之情，和他们表达出的厌恶之情类似，或许
都是很肤浅的。”[7]

门罗的地方意识还表现在小说中的成人和孩童对动物的不
同态度上。“地方”有许多真实而美好的事物，不仅包括“地方”
本身代表的高山河流、风俗地理和地方居民，还包括居住于此
的另一类居民—动物。蕾切尔•卡森“土壤共同体”思想认为，
一个交织的生命网络组成，每种生命形式都以某种方式与别的
相连。[8] 成年人对包括动物的自然界的需求源于生计的需要，
他们眼中的动物是充饥的食物、御寒的衣物和生活中的宠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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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对天真单纯的孩童来说，动物和人类一样是拥有感受快乐和
痛苦能力的生命，是人类的朋友。《男孩女孩》中父亲购买年
老或受伤的马来喂养狐狸，把养大的狐狸杀掉剥皮，这恰好是
作为孩童的叙事者无法忍受的。她对圈养的狐狸和老马等动物
怀有深刻的同情心。她给狐狸取名，喂水，故意放跑即将被宰
杀的老马，希望它能逃脱被作为狐狸食物的命运。但她知道，
自己无力阻止狐狸和马的死亡，也为自己不能阻止父亲杀死动
物而感到羞愧，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之内给予动物足够的关爱。
“我早已经非常习惯目睹动物死亡，我知道我们活着就需要它
们死。但是，我仍然感觉有些羞愧，对爸爸和他的工作有了一
种全新的谨慎态度。”[9] 正是在与父亲和弟弟对待动物迥然不
同的态度上，叙事者意识到父亲和母亲、自己与弟弟的性别差
异，从而真正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，不再反抗。叙事者对动物
生命的尊重与敬畏，正是门罗“恋地情结”和地方意识的具体
体现。

3、结语
    段义孚的“地方”思想以人之生存为核心，关注地方蕴含
的精神与特质，关注人类经验和人类行为，关注地方的社会建
构，揭示了一种归返于人的空间理念。[6]《快乐影子之舞》中
所体现出来的小镇的宗教、文化等人文环境，湖泊、森林、河
流等自然环境，恰好是段义孚的“地方”思想在小说中的再现。
《快乐影子之舞》中门罗对威汉姆化身的故乡小镇强烈的情感
联系，体现了门罗对故土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之爱，门罗的
地方意识也由此得到具体显现。


